
國家有難必傾囊 傳遞黨員一份愛

在客廳採訪遲和齋時，隔壁臥室突然
傳來叢培蘭的歌聲。遲和齋說，老伴
兒記憶力變差，很多老歌已經記不住
歌詞，但依然會記住歌調。遲和齋走到
妻子身邊，和她一起高歌：「沒有共產
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
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牆上掛着的
歌譜已經泛黃，《媽媽教我一支歌》、
《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好》等老歌
依然是夫妻倆的最愛。
唱紅歌、學黨史、抄黨章、習書法，這是遲

和齋的生活日常。《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
共黨史事件人物錄》、《為新中國奮鬥》、《中國革

命史講義》、《中國近代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史》……遲和齋的書桌上、書櫥裏，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史的
書籍隨處可見。
「把中國從落後挨打的貧窮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負責

任大國，這全是我們黨的功勞。」遲和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隨着對黨史研究逐漸深入，他越是感慨今天的生活來之
不易。「在革命最艱苦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才幾十人、幾百
人，但他們的信念都是那麼堅強，不惜獻出生命來為民族解
放而獻身。」遲和齋眼圈泛紅，嘴裏喃喃說着，「他們很多

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啊，太痛心了！」遲和齋說：「我們
共產黨員就應該像他們一樣大公無私、聽黨的話，把自己的
一切都交給黨。」

烈士之後 不辱門風
據遲和齋介紹，僅是他們家，父親和5個同輩兄弟先後從

軍，兩人犧牲、一人傷殘。遲和齋與哥哥也緊隨父輩，先後
加入了解放軍。叢培蘭的哥哥叢培仁，也是一名軍醫。遲和
齋說，作為烈士子女，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能辱沒烈士門
風，不要忘記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
前幾天，遲和齋在廣場上散步，他還和老同事一起交流：

「一定要教育年輕一代不要忘了『革命』二字，千萬別忘了
革命先烈，千萬不要忘了我們今天的強大是怎麼來的！」

前 人 奉 獻 載 黨 史

後人要知革命辛

「我老了，不能去抗疫一線效力，我向組織捐款
1萬元（人民幣，下同），以表達一名老黨員的一
點愛心」。2020年2月28日，在國家正處於疫情防
控最吃勁的時刻，遲和齋將捐款交到山東財經大學
離退休工作處。
在SARS、汶川地震、南方雨雪冰凍災害時期，

遲和齋夫婦二人都主動拿出了自己的積蓄捐贈給災

區。「國家有難時，我們的農民都在捐款捐物，何
況是我們這些有工資的老黨員。」遲和齋說，只要
國家有需要，作為黨員就要盡最大的努力。
遲和齋說，三個子女都旅居海外，他們夫妻二人

現在衣食無憂，老伴也早已實現了花錢不用算計的
願望。他回憶說，孩子們小的時候，每逢發了工
資，叢培蘭都是精心分配好每一筆支出。學費、餐

費、交通費、服飾費以及給雙方老人的生活費，儘
管省吃儉用，也時常捉襟見肘，不用算計着花錢成
了叢培蘭多年的願望。

慨嘆美好生活來之不易
上世紀50年代初工資29.5元，後期上漲到67元；

80年代末400多元，1993年過了千元，2000年過了
萬元，現在17,000元……遲和齋給香港文匯報記者
細數着工資的變化，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
的變化，夫妻倆是歷史的經歷者也是見證者。

採訪中，遲和齋多次慨嘆這樣的美好生活來之不
易。他回憶當年當兵時，下着大雪腳上穿着單鞋，
一夜急行軍，停下來倒在草堆上就睡着了。那時候
糧食供應也不足，一天只能分到13両穀子，還只能
帶着皮吃下去。叢培蘭則表示，她小時候還去要過
飯。「終於等來了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我們晚上
打着火把在濟南的大街上遊行慶祝，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遲和齋說，那一天他和所
有中國人一樣激動和興奮，整個城市變成了歡樂的
海洋。

兩位老人的大臥室書櫥上擺着一
個大大的玻璃鏡框，下面是兩人的結婚證，上面

的則是叢培蘭的獎狀。叢培蘭指着獎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上世紀60年代她就是山東省勞動模範了，多次被評為濟南市

勞動模範。

婦產科工作狂 十年未過春節
1952年，叢培蘭從衞校畢業後成為濟南市第五人民醫院婦產科的一名護士，1963

年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在叢培蘭的從業生涯中，她見證了無數新生命的誕生，由她創
造的「萬例手術無差錯」紀錄還被寫入教科書，成為婦產科醫護人員學習的經典案例。
「認真，老老實實幹活！」叢培蘭說這就是她的「秘訣」，她當年收到了很多的表揚信。
遲和齋說妻子年輕時候是「工作狂」，革命性強，在工作中發揮着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

結婚的前十年，兩個人從來沒有在一起過春節，叢培蘭都是替同事加班。遲和齋清楚記得，
1958年春節，他抱着一個多月的大女兒「熬」過了一個春節。叢培蘭回憶起那段歲月，也
是無比唏噓：「工作實在是忙，孩子們幾乎是靠他們父親拉扯大的。」

鶼鰈情久未衰 贈情書慶鑽婚
「我現在的貢獻也不小，他買菜做飯，我洗碗！」叢培蘭笑着說。兩位老人相視而
笑。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
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牆上鏡框
裏掛着遲和齋抄寫給老伴的一幅「情書」，落款是2016年，那年
是他們結婚60周年。

●研究黨史成
了遲和齋的生
活日常。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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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對人民對黨的事業有好處，我們沒有保留」

伴隨着遲和齋的回憶，當年入黨時的情形也清晰地
浮現在他的眼前。1946年12月的一天下午，遲

和齋被同學叫到村東小學的一間教室裏，他看到牆上
掛着一面鮮艷的紅旗，金黃色的黨徽煜煜生輝。在
語文老師陳煥章的帶領下，遲和齋與他的數學老
師、音樂老師以及他的三位同學一起舉起右手，鄭
重的向中國共產黨黨旗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
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隨時
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追隨父親 帶頭參軍
「那時候入黨還是一件秘密的事情，我虛
歲才十五歲。」遲和齋回憶說，也是因為他
的年齡不夠，他的介紹人陳煥章老師還受到
了「批評」。回憶起入黨時的情景，遲和

齋歷歷在目。他記得陳煥章老師第一次和他談話的樣
子，也記得跟着老師們去大集上發放宣傳冊。當陳煥
章問他入黨的理由時，他回答說：「我爸爸是八路
軍，我也要當八路。我不怕犧牲！」
遲和齋的父親遲忠善1938年參加了八路軍，加入了

中國共產黨，1942年參加山東招遠七三戰役犧牲，他
的名字如今刻在了當地的烈士塔上。作為烈士子女，遲
和齋深受父親影響，不僅積極入黨，也在1947年帶頭
參軍，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在原抗大膠東分校做
文書，後被送去陸軍學校學習機要。1953年，遲和齋
轉業至中共中央山東分局。
這一年，濟南市第五人民醫院的女護士叢培蘭也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你當年為啥入黨啊？」遲和
齋趴在妻子耳邊替香港文匯報記者大聲提問。他表
示，老伴這兩年聽力和記憶力都在下降。「入黨光
榮啊！」叢培蘭爽朗地笑着，她紫色的毛衣上還別
着一枚黨徽。
1955年秋天，經親友介紹，遲和齋認識了叢培

蘭，次年結婚成家。上世紀90年代，遲和齋與叢培
蘭都在原山東經濟學院（現山東財經大學）退休。
兩個人，一輩子都在為黨做工作，退休後也是。

2016年6月30日，叢培蘭從濟南市紅十字會工作
人員手中接過了一張《遺體（角膜）捐獻登記證
書》。受她的影響，遲和齋也申領了一份遺體（角
膜）捐獻申請登記表。兩位老黨員以這種特殊的方
式，向黨的95歲生日「獻禮」。

「活着為黨和人民 死了也貢獻社會」
「活着能夠為黨和人民辦點事情，如果死了也能

為社會作出點貢獻，何樂而不為呢？」遲和齋說，
原本和老伴商量去世以後選海葬，叢培蘭在雜誌上
看到，遺體短缺已成為制約醫學教學發展的一塊短
板。從醫40多年的叢培蘭當即主動聯繫了濟南紅十
字會，將遺體（角膜）無償捐獻給醫學事業。「只
要對人民、對黨的事業有好處，就應該盡我們的最
大力量，沒有保留。」叢培蘭如是說。
2021年時值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兩位老黨員

的祝福亦是發自肺腑：「祝福我們的黨更加堅強，更
加偉大，創造世界第一流的富強民主的國家。」

「我今年虛歲90歲，黨

齡75年」、「我89歲，黨齡68

年」，遲和齋、叢培蘭夫妻二人用簡短的

開場白開始了這次採訪。

兩位黨齡加起來143年的老人的家位於山東財經大學燕山

校區內，門上掛着「光榮之家」的牌子。走進兩位老人的家，香港

文匯報記者就被家裏的老照片吸引了，牆上、桌子上、桌子的玻璃下

面，目之所及全是照片。有遲和齋的戎裝照，有夫妻兩人的訂婚照，還

有和孩子們在海外團聚的大合影……遲和齋記憶力好，思路清晰，他能

清楚地說出照片的拍攝時間，還能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那一張張泛黃

的老照片背後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濟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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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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